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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把我叫起来了：“琼宝，今天
是这里的场，我们担点米到场上卖了，好弄点钱给你
爹买药。 ”我迷迷糊糊睁开双眼，看看窗外，日头还没
出来呢。我实在太困，又在床上赖了一会儿。隔壁传来
父亲的咳嗽声，母亲在厨房忙活着，饭菜的香气混合
着淡淡的油烟味飘过来，慢慢驱散了我的睡意。 我坐
起来，穿好衣服，开始铺床。

“姐，我也跟你们一起去赶场好不好？你买冰棍给
我吃！ ”弟弟顶着一头睡得乱蓬蓬的头发跑到我房里
来。 “毅宝，你不能去，你留在家里放水。 ”隔壁传来父
亲的声音，夹杂着几声咳嗽。 弟弟有些不情愿地冲隔
壁说：“爹，天气这么热，你自己昨天才中了暑，今天又
叫我去，就不怕我也中暑！ ”

“人怕热，庄稼不怕？都不去放水，地都干了，禾都死了，
一家人喝西北风去？ ”父亲一动气，咳嗽得越发厉害了。

弟弟冲我吐吐舌头，扮了个鬼脸，就到父亲房里
去了。 只听见父亲开始叮嘱他怎么放水，去哪个塘里
引水，先放哪丘田，哪几个地方要格外留神别人来截
水。吃过饭，弟弟就扛着父亲常用的那把锄头出去了。
我和母亲开始往谷箩里装米， 装完后先称了一下，一
担八十多斤，一担六十多斤。

我说：“妈，我挑重的那担吧。 ”“你学生妹子，肩膀
嫩，还是我来。 ”母亲说着，一弯腰，把那担重的挑起来
了。我挑起那担轻的，跟着母亲出了门。“路上小心点！
咱们家的米好，别便宜卖了！ ”父亲披着衣服站在门口
嘱咐道。 “知道了。 你快回床上躺着吧。 ”母亲艰难地
把头从扁担旁边扭过来，吩咐道，“饭菜在锅里，中午
你叫毅宝热一下吃！ ”

赶场的地方离我家大约有四里路，我和母亲挑着
米，在窄窄的田间小路上走走停停，足足走了一个钟
头才到。 场上的人已经不少了，我们赶紧找了一块空
地，把担子放下来，把扁担放在地上，两个人坐在扁担
上，拿草帽扇着。

一大早就这么热，中午就更不得了，我不由得替
弟弟担心起来。他去放水，是要在外头晒上一整天的。
我往四周看了看，发现场上有许多人卖米，莫非他们
都等着用钱？

场上的人大都眼熟， 都是附近十里八里的乡亲，
人家也是种田的，谁会来买米呢？ 我问母亲，母亲说：
“有专门的米贩子会来收米的。 他们开了车到乡下来
赶场，收了米，拉到城里去卖，能挣好些哩。 ”我说：“凭
什么都给他们挣？我们也拉到城里去卖好了！”其实自
己也知道不过是气话。 果然，母亲说：“咱们这么一点
米，又没车，真弄到城里去卖，挣的钱还不够路费呢！
早先你爹身体好的时候，自己挑着一百来斤米进城去
卖，隔几天去一趟，倒比较划算一点。 ”

我不由心里一紧，心疼起父亲来。 从家里到城里
足足有三十多里山路呢， 他挑着那么重的担子走着
去，该多么辛苦！ 就为了多挣那几个钱，把人累成这
样，多不值啊！ 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家里除了种地，也
没别的收入，不卖米，拿什么钱供我和弟弟上学？

我想着这些，心里一阵阵难过起来。 看看旁边的
母亲，头发有些斑白了，黑黝黝的脸上爬上了好多皱
纹，脑门上密密麻麻都是汗珠，眼睛有些红肿。 “妈，你
喝点水。 ”我把水壶递过去，拿草帽替她扇着。

米贩子们终于开着车来了。 他们四处看着卖米的人，走
过去仔细看米的成色，还把手插进米里，抓上一把来细看。

“一块零五。”米贩子开价了。卖米的似乎嫌太低，
想讨价还价。 “不还价，一口价，爱卖不卖！ ”米贩子态
度很强硬，毕竟，满场都是卖米的人，只有他们是买
家，不趁机压价，更待何时？ 那人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说：“你这个价钱， 就是开场的时候也难得卖出去，现
在都散场了，谁买？做梦吧! ”母亲的脸一下子白了，动
着嘴唇，但什么也没说。 一旁的我忍不住插嘴了：“不
买就不买，谁稀罕？不买你就别站在这里挡道！ “哟，大
妹子，你别这么大火气。 ”那人冷笑着说，“留着点气力
等会把米担回去吧！ ”

等那人走了，我忍不住埋怨母亲：“开场的时候人
家出一块零八你不卖， 这会好了， 人家还不愿意买
了！ ”母亲似乎有些惭愧，但并不肯认错：“本来嘛，一
分钱一分货，米是好米，哪能贱卖了？出门的时候你爹
不还叮嘱叫卖个好价钱？”“你还说爹呢！他病在家里，
指着这米换钱买药治病！ 人要紧还是钱要紧？ 母亲似
乎没有话说了，等了一会儿，低声说：“一会儿人家出
一块零五也卖了吧。 ”

可是再没有人来买米了，米贩子把买来的米装上
车，开走了。 散场了，我和母亲晒了一天，一颗米也没
卖出去。“妈，走吧，回去吧，别愣在那儿了。 ”我收拾好
毛巾、水壶、饭盒，催促道。 母亲迟疑着，终于起了身。
“妈，我来挑重的。 ”“你学生妹子，肩膀嫩……”不等母
亲说完，我已经把那担重的挑起来了。

母亲也没有再说什么， 挑起那担轻的跟在我后
面，踏上了回家的路。肩上的担子好沉，我只觉得压着
一座山似的。突然脚下一滑，我差点摔倒。我赶紧把剩
下的力气都用到腿上，好容易站稳了，但肩上的担子
还是倾斜了一下，洒了好多米出来。

“啊，怎么搞的？ ”母亲也放下担子走过来，嘴里
说，“我叫你不要挑这么重的，你偏不听，这不是洒了。
多可惜！ 真是败家精！ ”败家精是母亲的口头禅，我和
弟弟干了什么坏事她总是这么数落我们。但今天我觉
得格外委屈，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在这等会儿， 我回家去拿个簸箕来把地上的
米扫进去。浪费了多可惜！ 拿回去可以喂鸡呢！ ”母亲
也不问我扭伤没有，只顾心疼洒了的米。 我知道母亲
的脾气，她向来是“刀子嘴，豆腐心”的，虽然也心疼
我，嘴里却非要骂我几句。 想到这些，我也不委屈了。

“妈，你回去还要来回走个六七里路呢，时候也不
早了。 ”我说。 “那地上的米怎么办？ ”我灵机一动，把
头上的草帽摘下来：“装在这里面好了。 ”

母亲笑了：“还是你脑子活，学生妹子，机灵。 ”说
着，我们便蹲下身子，用手把洒落在地上的米捧起来，
放在草帽里，然后把草帽顶朝下放在谷箩里，便挑着
米继续往家赶.回到家里，弟弟已经回来了，母亲便忙
着做晚饭，我跟父亲报告卖米的经过。

父亲听了，也没抱怨母亲，只说：“那些米贩子也
太黑了，城里都卖一块五呢，把价压这么低！这么挣庄
稼人的血汗钱，太没良心了！ ”我说：“爹，也没给你买
药，怎么办？ ”父亲说：“我本来就说不必买药的嘛，过
两天就好了，花那个冤枉钱做什么！ ”

晚上，父亲咳嗽得更厉害了。 母亲对我说：“琼宝，
明天是转步的场，咱们辛苦一点，把米挑到那边场上去
卖了，好给你爹买药。 ”“转步？那多远，十几里路呢！ ”我
想到那漫长的山路，不由有些发怵。 “明天你们少担点
米去。 每人担 50斤就够了。 ”父亲说。 “那明天可不要
再卖不掉担回来哦！”我说，“十几里山路走个来回，还挑
着担子，可不是说着玩的！ ”“不会了不会了。 ”母亲说，
“明天一块零八也好，一块零五也好，总之都卖了！ ”

母亲的话里有许多辛酸和无奈的意思，我听得出
来，但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我自己心里也很难过，有点想哭。我想，别让母亲
看见了，要哭就躲到被子里哭去吧。可我实在太累啦，
头刚刚挨到枕头就睡着了，睡得又香又甜。

走在点之前
春 芝

小陈和小王走进单位门口的时候， 签到
簿刚刚收起来，平时他们常常这样，领导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签了， 今天暗访组的领导
在，他们当然签不上了。 他们大呼冤枉，说他
们明明没有迟到，也就是几秒钟的事情。

于是，暗访组的领导说了：“赛场上、战场
上莫说几秒钟， 就是零点几秒你就注定失败
了。 再说了，你们一定是踩着上班的时间点来
的，如果你们提前 5 分钟，哪怕提前两三分钟
出家门也不至于迟到。 踩着时间点，走得快一
点，就刚好，走得稍慢一点那就迟到。 ”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 ， 我准备早点去报
到，好早一日看到向往的学校的样子。 所以，
报到前两天就到了学校，心想我一定是新生
中第一个到校的。 到学校早已分好的寝室一
看，一个远方的室友已于三天前到达。 他说
他不但想看学校，他还想去迎接新生。 新生
还迎接新生？

走在点之前此后，这位老兄事事、时时走
在我们前面，我们准备考研，他就开始准备毕
业作品了 ，我们准备毕业作品的时候 ，他开
始利用大四的闲暇到处打工去了，我们专心
读研的时候，他一边读研一边利用他各种工
作的经验开始创办小小的公司……我们到
处求职的时候， 他的公司已经开始盈利了，
我们为车贷房贷努力的时候，他却拿着挣来
的盆满钵满的票子到贫穷的山区去散千金

去了。 大学寝室里，他常常畅谈他的理想，他
看到了很多关于贫穷地方的报道 ， 他立志
“千金散尽还复来 ”，如今 ，他已经开始实现
他的理想了。

踩着点走也许没有错，但踩着点走，永远
是慌张的、心里的弦是紧绷着，一不小心就会
错过点， 而选择在点之前出发， 就要从容许
多，欣赏风景、实现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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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 心
丁慧兰

小玲是一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孩 ，
到了出嫁的年龄，也许因为是心脏病的原因，
先后谈了几个小伙子都告吹了。

小玲很伤心， 家里人开始为她张罗换心
脏的事。 终于有一天，好机会来了，一个出了
意外车祸的女人的心脏被移植到小玲身上，
手术非常成功。 看着手术后一天比一天健康
的女孩，大家都为她高兴，然而还有一件更让
人高兴的事，那就是有一个英俊潇洒、各方面
都非常出众的男人突然闯进了小玲的生活，他
对她一见倾心，百般呵护，没多久，两人就在女
孩亲友的一片祝福声中举行了婚礼。

婚后，小玲发现丈夫有一个奇怪的举动，
那就是喜欢伏在她的胸口上听她的心跳声。
开始小玲好高兴好激动， 后来小玲听丈夫的
一个亲戚说丈夫原来有过一个非常漂亮的妻

子，那个不幸的女人死于车祸。 她那颗原本不
属于自己的心动了一下， 小玲怀着忐忑不安
的心情找到了那家为自己做移植手术的医

院，好心的大夫告诉了捐献者的名字。
回家后小玲细心翻拣丈夫的东西， 终于

在一本厚厚的书中找到了一张字条， 那个字
条上赫然写着那个名字。


